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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 蛤蚧的净制， 古人有去眼、 去口、 去头、 去足、 去鳞的经验， 亦有头足全用或仅用蛤尾者。 由于古人对于蛤蚧

的用药部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， 仅宜保留 “去眼” 的经验。 火炙法的目的一是易于粉碎， 二是去除腥气， 包括

酒炙法、 酥炙法、 醋炙法、 皂角水炙法等， 以酥炙法为最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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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临床医生在开具处方时往往写 “蛤蚧一对”， 药房付

药时也多按对付给未经炮制的蛤蚧。 或与诸药同煎， 或入

膏方， 或直接粉碎入丸散。 实际上， 该药生品具有气味腥

秽、 质韧难以粉碎的特性， 必须要经过适当的炮制。 究其

方法， 有净制与火制 ２ 种。
１　 净制法

净制法指去除药物杂质及非药物部分， 商品蛤蚧需要

去除用于支撑的竹片。 其中用于支撑腹部、 头、 脊柱、 尾

的竹片均易于去除， 但是去除支撑四肢的二根竹片比较困

难， 需要用小刀慢慢刮除干净。 而蛤蚧净制法的重点在于

去除蛤蚧本身的非药用部位。
１􀆰 １　 去眼与去口、 去头　 最早记载蛤蚧净制方法见于雷敩

《雷公炮炙论》 云： “毒在眼” ［１］ 。 这也是关于蛤蚧毒性的

最早记载。 按照书中的记载应该 “去眼”， 用筷子清除已

经干燥的商品蛤蚧的眼部并不困难， 轻捣即碎， 将碎片从

口腔倒出来。 古代常将头部带眼的部位剪掉， 而蛤蚧口腔

向后的终点正好位于眼的下部， 因此后世 “去口” 的描述

正是去眼的简化。 去除的 “口、 眼” 部分大约占头部的一

半。 亦有将整个头部去掉的记载。
１􀆰 ２　 去头足　 古人有去除蛤蚧头足的经验。 如 《三因极一

病证方论》 卷十记载： “去口足， 温水浸去膜， 刮了血

脉” ［２］ 。 宋代陈自明 《妇人大全良方》 卷五记载： “去口

足” ［３］ 。 究其原因， 清代郑奋扬 《增订伪药条辨》 “红点蛤

蚧” 记载： “药肆中所售两两成对者， 乃取其两身联属之

耳。 其力在尾， 而头足有毒， 故用之者， 必尾全而去其头

足” ［４］ 。 文中指出头足有毒， 是将 《雷公炮炙论》 其毒在

眼的观点， 扩展到四足。 实际上， 四足仅是皮包骨， 未必

是有毒， 可能是曹氏臆想。
１􀆰 ３　 头尾全用　 有医家认为蛤蚧应头尾全用。 如宋代王兖

《博济方》 中收载的人参蛤蚧散中， 蛤蚧亦要求用全者。
宋代 《小儿卫生总微论方》 卷 １４ 载： “蚧 １ 只， 重四钱，

涂酥炙干” ［５］ 。 亦没有说要去掉某一部分。 这种观点在金

元时期得到认同， 如金代刘完素 《宣明论方》 卷九载：
“一对， 头尾全用， 河水净洗” ［６］ 。 明确说明要头尾全用。
明代 《普济方》 收载了大量含有蛤蚧的方剂， 几乎都要求

蛤蚧用全者。 如 《普济方》 卷 ２８ 云： “头尾全者， 涂酥，
炙微黄。” 卷 ５６ 云： “一对， 全者， 酥炙。” 卷 １６２ 云：
“头尾全者， 酥慢火炙黄。” 明代刘文泰 《本草品汇精要》
“蛤蚧” 则明确指出 “首尾全者佳” ［７］ 。

明代李时珍在 《本草纲目》 “蛤蚧” 修治项下收载了

雷敩的论述， 但是在附方项中记载了两首方剂， 均用全者。
如治疗 “喘嗽面浮， 并四肢浮者”， 用 “蛤蚧一雌一雄，
头尾全者， 法酒和蜜涂之， 炙熟” ［８］ 。
１􀆰 ４　 专用蛤尾　 古人重视蛤蚧尾部的药效， 如雷斅 《雷公

炮炙论》 “蛤蚧” 载： “勿伤尾， 效在尾也” ［１］ 。 宋代掌禹

锡 《嘉佑本草》 “蛤蚧” 载： “医人云： 药力在尾， 尾不具

者无功” ［９］ 。 文中指出尾部的重要作用， 后世医家多引用

此文。 宋代唐慎微 《证类本草》 “蛤蚧” 载： “最护惜其

尾， 或见人欲取之， 多自啮断其尾， 人即不取之。 凡采之

者， 须存其尾， 则用之力全故也” ［１０］ 。 文中认为缺少尾部

的蛤蚧疗效会打折扣， 但并没有说蛤蚧仅需尾部入药。 元

代尚从善 《本草元命苞》 “蛤蚧” 亦载： “尾全为妙”。 明

代郑宁 《药性要略大全》 “蛤蚧” 载： “凡取须存其

尾” ［１１］ 。 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。
而清代的一些医案中出现了专用蛤蚧尾的记载， 如

《丁甘仁医案》 《旌孝堂医案》 《邵氏方案》 等。 这无疑浪

费了药材， 亦不符合中医的传统。
１􀆰 ５　 去鳞不可行　 按照现行 ２０２０ 年版 《中国药典》 蛤蚧

要求去鳞片［１２］ 。 蛤蚧通身被覆细小粒鳞， 其间杂以较大疣

鳞， 缀成纵行。 对于较大疣鳞尚可用小刀慢慢地逐个去除，
对于通身密布的细小粒鳞， 用刀难以完全去除。 从 《雷公

炮炙论》 记载要求 “去甲上尾上并腹上肉毛。” 文中 “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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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” 应指疣鳞。 去除的原因， 并非这部分有毒， 因为原书

明确记载的是 “毒在眼”。 去除 “肉毛” 很可能是道家的

用药思想。 因为 《雷公炮炙论》 本身就是一部讲述道家用

药， 而非医家用药的专书［１３］ 。
实际操作发现， 蛤蚧背部脊柱两侧仅有一层薄皮， 触

之即破， 其上面的鳞片既然难以去除， 只能连皮剪掉。 脊

柱上覆盖的鳞片亦难以去除， 但是在用火炙的过程中薄皮

会翘起， 可以去除。 尾部的鳞片与薄皮无论是生品还是火

制均无法去除。 因此， 可见 《中国药典》 要求的 “去鳞

片” 不具备可操作性。
另外， 古代文献中还有一些封建迷信思想浓厚的净制

方法， 如宋·陈直《寿亲养老新书》 卷 １ 载： “蛤蚧一个。
如是丈夫患， 取腰前一截雄者用之； 女人患， 取雌者腰后

一截用之。” 《圣济总录》 卷 ９３ 载： “一对各取一半， 并去

头” ［１４］ 。 本文不予讨论。
２　 火制法

火制法的目的有二。 第一， 蛤蚧做为一种名贵药材，
一般入丸散剂， 需要粉碎。 实际操作时， 发现将去眼的蛤

蚧用普通粉碎机粉碎， 仅有一半能成细粉， 难以粉碎的部

分包括带有鳞片的薄皮与肉质。 这是因为薄皮有韧性， 粉

碎时会随着刀片转动， 刀片难以用上力； 肉质部分主要包

括尾部与腹部的肉， 因其中含有油质， 粉碎时会呈碎绒状，
亦难以成细粉。 而将 ２ 对蛤蚧尾一同粉碎， 结果呈碎绒状，
几乎没有细粉。 可见生蛤蚧难以完全粉碎， 而没有粉碎的

部分主要在尾部， 也就是古人认为药效最好的部位。 第二，
古人非常注重去除蛤蚧的腥气。 如 《普济方》 卷 １６３ 载：
“以河水浸五宿， 逐日换水， 净浸去腥气。” 中药房所见到

的商品蛤蚧并没有什么异味， 但是粉碎后味腥， 非常难闻，
含有蛤蚧的水丸气味也不好。

古人为了解决上述 ２ 个问题， 采用了火制的方法。 蛤

蚧经过火制后腥气全无， 且肉中油脂渗出， 水分蒸发， 肉

质松脆， 易于粉碎。
２􀆰 １　 酒炙法　 由于黄酒有很好矫臭矫味作用， 古人对蛤蚧

的酒炙炮制方法应用较多。 有酒浸隔纸焙、 酒浸火炙、 酒

盐浸火炙和酒蜜浸火炙。
２􀆰 １􀆰 １　 酒浸隔纸焙 　 《雷公炮炙论》 载： “用酒浸， 才

干， 用纸两重于火上缓隔焙纸炙， 待两重纸干焦透后， 去

纸， 取蛤蚧于瓮器中盛， 于东舍角畔悬一宿， 取用， 力可

十倍。 勿伤尾， 效在尾也” ［１］ 。 实际操作时取蛤蚧 １ 只，
用黄酒浸一夜， 用剪刀分割为头部、 脊柱、 四足、 尾、 薄

皮、 肉质等部分。 这是因为各个部位的厚度不同， 达到酥

脆的时间也不一样， 这种分割法与中药炮制中的大小分档

同理。 文中 “缓隔焙纸炙” 费解， 应该存在语序错乱的问

题。 由于 《雷公炮炙论》 原书早已亡佚， 后世所见均摘录

自宋代唐慎微 《证类本草》。 可能是转载时的错误， 也可

能是后世传抄的错误。 正确语序应是 “隔纸缓焙炙”。 取

桑皮纸两张， 平铺于砂锅内， 将分割好的蛤蚧放在纸上，
慢火加热砂锅。 随着温度的升高， 腹部两侧的薄皮开始皱

缩， 颜色逐渐加深。 腹部两侧的肉质部分颜色由淡黄慢慢

变成暗黄红色。 尾部表面有油脂渗出， 尾根部位可以看到

有细小的油泡冒出。 四足的变化较缓， 头部的变化最慢。
其间用筷子不停地翻动， 以免焦糊。 炙的火候以色深黄，
质酥脆为准， 依时间先后的顺序依次为腹部两侧的薄皮、
肉质部分、 四足、 脊柱、 头、 尾。 随着时间的延长， 桑皮

纸的颜色逐渐加深， 桑皮纸上由于有油脂渗入， 表面的焦

褐色呈斑块状分布， 没有油脂的部分为黄褐色。 可见， 雷

氏原文中 “待两重纸干焦透后”， 再取蛤蚧的方法并不合

适。 至于将 “炙好的蛤蚧置到瓮中， 于东舍角畔悬一宿，
取用， 力可增十倍” 的说法有明显的道家神秘色彩。 不予

探讨。
２􀆰 １􀆰 ２　 酒浸火炙　 酒浸后亦可直接置火上直接炙。 如 《妇
人大全良方·辨识修制药物法度》载： “并酒炙用” ［３］ 。 实

际操作时取蛤蚧 １ 只， 用黄酒浸一夜， 沥干后置铁丝网上，
用炭火炙， 这种炙法由于药物距离火有一定高度， 所以火

力较隔纸焙要温和， 时间也略有增长， 药物翻动的频率也

较少。 由于尾部含油脂较多， 故用时最久。
２􀆰 １􀆰 ３　 酒盐浸火炙　 明代 《普济方》 卷 ２１９ 载： “青盐酒

炙脆为度。”
２􀆰 １􀆰 ４　 酒蜜浸火炙　 《圣济总录》 卷 ５０ 载： “净洗， 用

法酒和蜜涂， 炙熟” ［１４］ 。 《本草纲目》 “蛤蚧” 载： “蛤蚧

一雌一雄， 头尾全者， 法酒和蜜涂之， 炙熟” ［９］ 。 实际操

作时将适量蜂蜜兑入清酒中， 蜂蜜很快就融化在酒中， 用

毛刷蘸取蜜酒涂到分割好的蛤蚧上， 置炭火上炙， 炙至酥

脆的蛤蚧色红黄有光泽。
上述酒炙法均须将蛤蚧剪切， 亦发现有不需剪切的方

法。 如 《普济方》 卷 ３２０ 载： “酒浸一宿， 捶， 炒干。” 文

中 “捶” 字是舂或捣的意思。 如 《礼记·内则》载： “捶而

食。” 实际操作时取蛤蚧 １ 只， 酒浸一夜， 用捣臼将其捣

碎， 发现非常费力， 蛤蚧捣碎后形如燕麦片， 由于尚有少

许黄酒混在一起， 故蛤蚧碎片粘在一起。 用锅慢火炒干，
由于蛤蚧为片状与粉状的混合物， 部分蛤蚧有焦糊现象。
若用砂锅慢火焙， 焦糊的程度明显减轻。 这种方法虽然省

去了剪切与分类的麻烦， 但是捣碎太费力， 炒干易焦糊等

缺点也很明显。 因此， 并不是一种优选的炮制方法。
２􀆰 ２　 酥炙法　 酥油在古代是非常贵重的食材， 多用于炮制

贵重药材。 酥炙法是古人炮制蛤蚧的常用方法， 如 《太平

圣惠方》 卷六载： “涂酥炙微黄” ［１０］ 。 《嘉祐本草》 载：
“以酥炙用良” ［９］ 。 实际操作时取蛤蚧一对， 用剪刀切成小

块， 用毛刷刷取酥油， 均匀涂布到蛤蚧表面， 置于铁丝网

上以炭火炙。 随着蛤蚧表面逐渐受热， 酥油随之融化， 再

次刷取酥油时， 毛刷也会带有一些温度， 再次涂布酥油就

比较容易均匀。 如此反复操作， 发现脊柱两侧的薄皮仅需

刷 １ 次酥油即可， 腹部的肉、 四足与脊柱部分需刷酥油 ２～
３ 次， 头与尾的涂布次数要更多些。 酥炙法的特点是中药

表面温度变化较慢， 酥炙过程中， 中药表面变化不大， 薄

皮炙至酥脆并没有明显的皱缩， 尾部也没有油脂向外渗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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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受热出现的油泡。 但是中药内部的质地变化比较明显，
但不会出现外焦里嫩的现象， 这与酥炙鹿角的情况一致。
酥炙法可能是火炙蛤蚧最优的炮制方法。 古人还有将蛤蚧

酒浸后再酥炙的经验， 如清代魏之琇 《续名医类案》 卷 ３２
载： “以蛤蚧二十枚， 酒浸酥炙” ［１５］ 。

若尝试用整只蛤蚧不剪切亦不去掉支撑的竹板与竹片，
方法同前操作， 虽然没有出现焦糊的现象， 但是酥脆程度

不好掌握。 可见， 酥炙法虽好， 但是也不能脱离中药传统

炮制要求大小分档的规则。
２􀆰 ３　 醋炙法　 古人亦有用醋浸后再以火炙的方法， 其目的

是矫味去腥。 如 《太平圣惠方》 卷 ２６ 载： “用醋少许涂炙

令赤色” ［１６］ 。 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 卷 １０ 载： “用好醋

炙” ［２］ 。 实际操作时采用山西陈醋浸一宿， 第二日如前述

酒炙法操作。 其间发现由于醋浸后的蛤蚧色偏黄赤， 而

火炙法的颜色标准亦为黄赤色。 这 ２ 种颜色相近， 火炙

过程中不好掌握炮制火候。 其间会误认为颜色已合适，
但是质地仍软； 或者色偏深红误认为是醋加热的颜色，
实际上已经是炙过度发生焦糊了。 总之， 醋炙法的火候

不易掌握。
２􀆰 ４　 皂角水炙法　 古人还有用皂角水浸蛤蚧后再酥炙的方

法。 如 《普济方》 卷 １６０ 记载： “ （蛤蚧） 一枚大者， 皂荚

水， 浸一宿， 涂酥炙。” 实际操作时可用猪牙皂 ２０ ｇ， 水煎

煮 ３０ ｍｉｎ， 取浓汁， 呈深棕色， 将蛤蚧 １ 只用剪刀分割后

浸入皂角水中， 经一夜后取出， 晾干半天， 表面已干， 置

炭火上炙， 操作同酥炙法。 这种用皂角水浸蛤蚧的方法来

源于宋代陈直 《寿亲养老新书》 卷一记载的保救丹 “治疗

老人秋后多发嗽， 远年一切嗽疾， 并劳嗽痰壅者”。 方由

蛤蚧、 皂角、 地黄、 五味子、 杏仁、 半夏、 丁香组成。 其

中蛤蚧与皂角配伍， 补肺肾化痰浊。
３　 结语

综上所述， 对于蛤蚧的净制， 古人有去眼、 去口、 去

头、 去足、 去鳞的经验， 亦有头足全用或仅用蛤尾者。 由

于古人对于蛤蚧的用药部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， 仅宜

保留 “去眼” 的经验。 火炙法的目的一是易于粉碎， 二是

去除腥气。 包括酒炙法、 酥炙法、 醋炙法、 皂角水炙法等，
以酥炙法为最优。 中药房在给药时有以下 ２ 点值得注意。
３􀆰 １　 蛤蚧的净制　 由于古人对于蛤蚧的用药部位并没有形

成统一的观点。 而 《中国药典》 自 １９６３ 版开始至今， 历版

《中国药典》 对蛤蚧的净制描述均为 “除去鳞片及头足”。
这种方法更多地是传承了清代医家的经验。 实际上， 流传

颇广的人参蛤蚧散中蛤蚧亦是全用的， 后世并没有质疑的

声音。 《雷公炮炙论》 认为其毒在眼， 但是从文献记载看

并没有因为服用蛤蚧眼而中毒的记载， 而且这与该书为道

家用药专著有关。 为了体现中药的炮制传承， 可以保留

“去眼” 的净制方法， 但是不必去除口、 鳞片、 四足。 从

药物经济学讲， １ 只干燥商品蛤蚧的质量约为 ２０ ｇ， 如果

去掉头部、 鳞、 四足， 仅剩尾部、 脊柱、 两侧腹部的肉，
合计仅有 １０ ｇ， 如果仅用尾部只有 １􀆰 ５ ｇ。 作为一种临床常

用的名贵药材， 在没有确切证据文献及实验结果证明去除

的部位有毒的情况下， 这样处理太过浪费。
３􀆰 ２　 蛤蚧的临方炮制　 蛤蚧火炙法中以酥炙为首选， 由于

传统的木炭火耗时过长， 并不适合在门诊药房应用。 可以

将蛤蚧表面涂酥油后， 再用烤箱烘烤 ３ ｍｉｎ 后取出， 重复 ２
次即可炙透。 对于现行 《中国药典》 记载的酒蛤蚧炮制方

法， 可将蛤蚧用黄酒润透后， 用烤箱炙透。 以上操作均需

先将蛤蚧从竹签上取出， 并大小分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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